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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荀子教学过程的四个阶段

周丽威　 李　栋　 杨　丽

［摘　要］优秀传统文化是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念的重要来源之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离不开

对历史文化的深度挖掘与阐释。荀子是先秦杰出的政治家、教育家，而《劝学》则集中阐发了荀子的教

育思想。《劝学》作为《荀子》三十二篇的首篇，有其重要的学术地位和价值。作为较早的教学方法论

专著，《劝学》较为系统地论述了教学过程的四个阶段，这里将其归纳为教学的起势、顺势、蓄势与破

势。在教学的起势阶段，荀子营造了一种后天学习的氛围，并赋予后天教化以终极地位，这是对孔孟
“生而知之”教学思想的超越；在教学的顺势阶段，荀子提出了教学应顺环境、顺因果及顺人性，这是一

种顺应自然哲学的教学观；在教学的蓄势阶段，荀子强调教学应使学生将积思学相结合，即重积累、肯

钻研及善亲师；在教学的破势阶段，荀子间接地阐明了其教学的目的，即培养德才兼备的治世人才，荀

子一气呵成地对这种全才、精才作了描述，点亮了全篇，势如破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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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在５　０００多年文明发展进程中，创造和传承了独树一帜的灿烂文化。传统文化的继
承与发扬离不开对历史文化的深度挖掘与当代阐释。荀子是先秦儒家最后一位大师，也是先秦思
想的集大成者。他既是杰出的政治家，又是伟大的教育家，《劝学》则集中阐发了他的教育思想。
《劝学》作为《荀子》三十二篇的首篇，有其重要的学术地位和价值，全文思想凝练于“学”字，它可以
被看作我国古代较早论述学习、学习论及学习方法论的巨作。由古至今，对《劝学》的解读不见少
数，但大多都囿于这一“学”字或“学”的意蕴，而鲜有学者从学的对应面———“教”去解读《劝学》的教
学论思想。因此，有必要从《劝学》的篇名及文中“学”之语词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去解读学习背后的
教学思想。这里对“教”的挖掘是基于“学”的顺序及理路，即从“学不可以已”①达“教人必由学”，从
“君子慎其所立乎”达“教之顺天道，天不变，道亦不变”，从“学莫便乎近其人及用心一也”达“善假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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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出自《荀子·劝学篇》，本文是基于《劝学》的文本分析，因此文中涉及《劝学》的引文将不再一一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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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与悉心教诲”，从“全之尽之，然后学者也”达“全精之教与立德树人”。这种教学的顺序可归结为
教学的起势、顺势、蓄势与破势。这样解释既能遵循原文本的大意，也符合当代教学论的规律。同
时，期望通过解读我国经典教育文本中的教育思想，为新时代教育教学工作提供参考和借鉴。

一、起势：营造后天学习的氛围

论述教学的必要性也就承认了后天教育的重要性。荀子的哲学观和教学实践奠定了其后天学
习决定论的主张。他是从三个方面去阐述后天学习论的：第一，对“生而知之”的批判；第二，赋予后
天学习以终极判断；第三，崇尚身临其境的实践力。

（一）对“生而知之”的超越
《劝学》开篇就设了“青”和“冰”的隐喻，“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这一隐

喻不仅仅说明了学习的后天性，更昭示了对孔孟“生而知之”的批判。它针对的是儒家的“今不如
昔”“一代不如一代”的历史倒退论。［１］“生而知之”出自《论语·述而》“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
求之者也”，及《论语·季氏》“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通过比
对以上两句有关“生而知之”的论述，可以看出孔子的“生而知之”是有一定理论局限的，他虽在一定
程度上肯定了后天学习，但限于对人性或学习成果的划分，在某些方面强调“生而知之”的优越性，
在学习内容上还是强调向过去学习（好古），所以，他还是不能摆脱“生而知之”的局限。而荀子恰恰
认为，今胜于昔，人非生而知之，而是在后天学习中“知之”。“木直中绳，輮以为轮，其曲中规”说明
了木材是不能自我弯曲的，它必须经过煣的工艺才能变成理想的形状，它不是生而能曲的。“金就
砺则利”说明了刀子只有经过磨砺才能开刃，只有经过磨砺才能锋利，它不是生而就利的。而“君子
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说明了君子只有广泛地学习才能更好地反思，才能更好地
指导自己的进一步行动，人不是生而知之的。此外，荀子还反对孟子“万物皆备于我”的思想，他认
为单纯依靠生命内部的发掘不能解决问题，所以学习的过程被荀子描述为“善假于物”的过程。［２］而
孟子那种回忆式或内部反省式的认知是成效不大的。

（二）强调后天教化的终极性
荀子不但批判了孔孟的“生而知之”，而且较他们走得更前。他的“后天决定论”较为彻底，深受

其性理学说的影响。他批判了孟子的性善论，认为人或儿童的本性是恶的，是浑浊不清的，只有后
天的教育才能“化性起伪”。性理学说从哲学的角度奠定了荀子强调后天学习决定性的基调，这只
是后天学习终极性的理论依据。后天学习的终极性还受他教学实践本身的影响。众所周知，荀子
主持稷下学宫多年，培养了多位得意门生，这样成功的教学实践更从一定程度上加深了其相信后天
学习的重要性，转到教学，他更加注重后天学习的终极性。“木受绳则直”，绳子决定着木头直的质；
“金就砺则利”，磨石决定着刀子锋利的质；“干、越、夷、貉之子，生而同声，长而异俗，教使之然也”，
教化决定着人发展的质，所以，只有教才使原本相似的群体成为与众不同的个体。荀子强调后天教
习的终极性，其主旨就是烘托教化的成人作用。这就是所谓的“习俗移志，安久移质”。《荀子》中
“教”字出现约４９次，“化”字出现约７２次，其中包括“教”“化”二字连用的共８次。［３］可见，其对“教
化”及“化”的偏爱。荀子对“化”的偏爱昭示了他对教习的态度。“化”主要是一种环境作用，同理，
“教化”就是一种教育环境作用。在这里要特别说明的是，荀子讲的“教化”是自然哲学下的“教化”，
而不是自然无为下的“教化”，这种“教化”更强调整体性的作用，即对环境中多种因素的综合利用，
因此更重视教学环境的建设以及教学情境的创设。另外，“教化”的终极性还体现在其任务的关键
性上，荀子认为“教化”的对象是“性”，而“性”是不能被改变的，只有靠“化”才能实现。这也从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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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上说明了后天“教化”的终极性。
（三）崇尚身临其境的实践力
荀子《劝学》篇的理论基础之一是他的唯物主义宇宙观“天人相分”［４］（天就是自然界，有其自身

的变化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直接形成了他唯物或唯实的教学观，表现为崇尚身临其境的
实践力。因此，才有了“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不闻先王之遗言，不
知学问之大也”的设喻。需要说明的是，荀子的“身临其境”的教学方式不是纯经验总结型的，而是
有机的和过程的。“身临其境”是从知到行的“历险”，①是从感性到理性再到实践的教学方式。《儒
效》中“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说的就是
这种从知到行的实践力。这一方式旨在培养荀子意义上的“全人”，是带有自然哲学韵味的“全人”。
这样的“全人”虽然不能和我们当今语义下的“全人”相比较，但能在当时提出，的确具有划时代意
义。荀子的“身临其境”也是一种基于学生体验的教学方式，让学生在课堂及生活中形成自己的经
验，形成自己对问题的认识。只有那样，学生才能全方位地掌握知识，并去践行。因此，荀子也就超
越了儒家的那种主静、主思的教学方式，克服了一些儒学教学的流弊。荀子的“身临其境”还是一种
带有存在哲学意味的教学方式。因为他强调学生要对自己负责，对学程负责，他倡导个人自我完成
目标，提倡讨论、对话、问答等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组织形式。最终，让学生深度地融入到环境中，
去发现和实现自我。

二、顺势：顺应自然哲学的教学

教学中的顺势指的是教师要充分尊重学生及教学的规律，借力打力，从适合学生发展的角度实
施教学。《劝学》一文提及了不少带有自然意蕴的教学方式，具有相当的进步性，这在当时是难能可
贵的。

（一）顺环境
荀子特别重视环境对一个人的影响，这与他唯物、唯实的哲学观是分不开的。在这种哲学观的

主导下，荀子把环境、自然作为教学的老师，抑或是重要手段。向环境、自然学习主要有三层含义：
第一，把自然环境当作教材（隐性课程）去教育人；第二，用自然中的法则教育人；第三，把自然环境
看作影响人的重要因素。“南方有鸟焉，名曰蒙鸠，以羽为巢，而编之以发，系之苇苕，风至苕折，卵
破子死。巢非不完也，所系者然也”，从反面说明了学习自然的重要性。“西方有木焉，名曰射干，茎
长四寸，生于高山之上，而临百仞之渊，木茎非能长也，所立者然也”，从正面凸显了学习自然的必要
性。无论是从正面，还是从反面，荀子的目的就是让学生从自然环境的课程中汲取营养，以自然为
师，从自然隐性课程中获得真知。以自然为师，就应熟悉自然中的法则，依教学规律而教。此外，荀
子特别注重环境对人的熏陶，他说：“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兰槐之根是为芷，
其渐之滫，君子不近，庶人不服。其质非不美也，所渐者然也”。荀子顺应环境的自然教学不是行不
言之教，而是较老庄更积极的有为教学。这种环境教育就是一种生态教育，不仅丰富了当时的儒
学，对当今的教育也有一定的启发。现代的教育在某种程度上被科学和实体思维异化了，忽视了人
的情感，进而追求价值中立的、机械的、控制的和单向度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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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里的“历险”是怀特海（Ａ．Ｎ．Ｗｈｉｔｅｈｅａｄ）语义下的“观念的冒险”，即人的观念形成于过程中，形成于不断
地生成中。详见［英］怀特海：《观念的冒险》，周邦宪译，南京：译林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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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顺因果
荀子特别重视因果关系或者因果效验，他认为但凡事物都是有其原因的。因此，他认为要教学

生谨慎的为人处世之道，深谙“荣辱之来，必象其德”。《劝学》中的顺因果主要有以下三层含义：第
一，认识到因果的规律性；第二，认识到内因的重要性；第三，认识到结果的重要性。首先，荀子论述
了因果的必然性和规律性，他说：“物类之起，必有所始”。他承认万事万物都有其规律，万事万物都
有其原因。这样的话，他就为教学设定了一个前提，只要有教的因，就会有学的果，教必然导出学。
其次，荀子描述了内因对于教学或学习的重要性。他言道：“肉腐出虫，鱼枯生蠹。怠慢忘身，祸灾
乃作”，从反面论证了一个人自身内因的重要性，意思就是，如果一个人的内心不够强大，自身素质
不够全面，就不会有真正的发展，甚至会沦为倒退和毁灭。需要说明的是，荀子在肯定内因重要性
的同时并没有走向个体决定论，而是为内因的作用和发展划了限。正如他所言及的“强自取柱，柔
自取束”。再次，荀子认识到了结果的重要性。他强调教学的预见性，进而规避教学事故。“施薪若
一，火就燥也，平地若一，水就湿也。草木畴生，禽兽群焉，物各从其类也。是故质的张，而弓矢至
焉；林木茂，而斧斤至焉；树成荫，而众鸟息焉。醯酸，而蚋聚焉”，他强调君子要“慎其所立乎”。荀
子对因果关系的重视在一定程度上增进了其教学的预见性，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限于时代，
他的这种思维其实是一种实体思维、一元论思维，因此，也就看不到教学的其他影响因素。

（三）顺人性
荀子的人性哲学是当时的一个另类与高峰，他的“性恶说”给他的教学提供了最直接的依据和

启发，这在《劝学》中有诸多体现，其内容可以分为以下三点：第一，“分人”相告，即根据对方或学生
的个性特点去告诉或指导他们；第二，“分事”相谈，即根据所讨论事情的轻重缓急或正邪去告诉对
方或学生；第三，“分场”相应，根据所讨论事情的情境去告诉对方或学生。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分
事”“分场”也是在“分人”，因为“事”和“场”是人性的另外的表达方式。因此，“分人”“分事”及“分
场”都是在谈论人性及人性对教学的规约。首先，“分人”相告主要包括两方面：第一方面，勿告态度
野蛮及好争义气的人，即“有争气者，勿与辩也。故必由其道至，然后接之；非其道则避之”；第二方
面，对言辞和顺的人相告，即“故礼恭，而后可与言道之方；辞顺，而后可与言道之理；色从而后可与
言道之致”。其次，“分事”相谈也包括正反两个方面，趋“合礼”与避“不法”，即“问楛者，勿告也；告
楛者，勿问也；说楛者，勿听也”。再次，“分场”就是根据不同的场合向对方或学生做出回应，也包括
正反两个方面，即“故未可与言而言，谓之傲；可与言而不言，谓之隐；不观气色而言，谓瞽”。只有在
适当的场合说适当的话，学生才能“不傲、不隐、不瞽，谨顺其身”。荀子顺应人性的教学观点开启了
儒学甚至时代的先河，但是，由于其人性论本身的不完善也导致了这一教学观点存在缺陷，比如主
观地定义学生的人性和事情的好坏，从而走向独断的教学实施态度。

三、蓄势：强调将积思学相结合

教学中的蓄势指的是教师应让学生积蓄力量、增强气势及蓄势待发。《劝学》中的蓄势可以归
纳为以下三点：重积累、肯钻研及善亲师。

（一）重积累
人的认识有一定的顺序和过程，而任何知识本身也有一定的结构，人们对它的认识不是一蹴而

就的，这就有个量的积累过程。［５］荀子较孟子（注重内省）更加注重外部的积累过程，这与他重行、知
的唯物哲学观有很大的联系。在《劝学》中，荀子对积累的论述主要有三点：第一，强调量到质的飞
跃。他说：“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故不积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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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这充分说明了他重视学生知识的累积。第二，强调学习
或修身的锲而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他认为学习或修行都要有这种坚
持不懈的毅力。第三，强调学习或修身的专心致志。《劝学》中写道：“是故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
明；无惛惛之事者，无赫赫之功”，因此，按照荀子的意思，只有用心一也的人才能达到“昭昭之明”
“赫赫之功”。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有不少学者认为《劝学》中提到的“积”只是德性的蓄积。我们
认为，这是对荀子教学思想尤其是“行积”思想的窄化理解。准确地说，《劝学》中的“积”既包括普通
知识的积累，也包括德性的蓄积。因为在《劝学》中，关于学习科目的论述就证明了这一点，显然，在
这些科目中既包括修身科目也包括实学科目。这说明荀子并不单单偏爱德性的修养，也重视经世
致用的知识。也许有反驳者会认为，《劝学》中的“积”虽然有知识的累积，但终极任务是德性的累
积，所以《劝学》中的“积”归根结底是德性的蓄积。但若要那样理解的话，就会犯将抽象误置为具体
的谬误，陷入不可分的泥潭中。

（二）肯钻研
关于思维方式或学习方式的论述是《劝学》篇中的精华部分，荀子对“学”的方式的总结超越了

那种“思”的自我封闭性。在荀子看来，自我之外有一个广大的世界，此世界不是通过闭门之思可以
了解的。［２］这就是他为什么说：“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因此，荀子的学是向外的，
主要包括以下三点：第一，“善假于物”的学习。荀子说：“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
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善假于物”是荀子教以学生钻研的重要一项，
他甚至把“善假于物”看作区别学生或君子的重要依据。第二，章法得当。这一点主要是荀子对学
习顺序、学习材料的论述。他十分重视学习的循序渐进和章法，并按内容对学生学习的意义分了
类，较为全面地设计出了一种“学程”。荀子认为，如按学习路径的维度看，学生应该从熟读《诗》
《书》等经典入手到《礼经》结束；如按学习意义的维度看，则应从做书生入手到成为圣人结束。此
外，荀子还论述了各科“课程”的主要内容和学生阅读时应注意的事项。《尚书》是国事的记录，《诗
经》是心声之归结，《礼经》是法制及其总纲，因此学习要直达《礼经》才算完结，才能到达道德之顶
峰。《乐经》讲述中和之声，《诗经》《尚书》博大广阔，《春秋》微言大义，它们已经将天地间的大学问
都囊括其中了。第三，关注内外统一的思维范式。他说：“君子之学也，入乎耳，着乎心，布乎四体，
形乎动静”。这正确地揭示了学习过程是一个内在与外在、知识与能力、理论与实践、接受与发现的
过程，并揭示了学习的客观规律。［６］

（三）善亲师
荀子对学生与学习材料之间关系的主张是“善假于物”，他对学生与教师关系的主张是“善亲

师”。荀子把教师称为“完人”，并把教师摆在“礼”的前边，这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７］在《劝学》中，
荀子首先肯定了教师对于学生学习或人格发展的便捷性与迅捷性。“学莫便乎近其人”与“学之经
莫速乎好其人”分别阐明了学师或亲师对于学业的重要性。其次，荀子又肯定了教师相当于书本的
全面性与优越性。他说：“礼乐法而不说，诗书故而不切，春秋约而不速。方其人之习君子之说，则
尊以遍矣，周于世矣”。《礼经》《乐经》《诗经》《尚书》及《春秋》这些经典文本虽然对学生有一定的开
放性，但是这些文本却始终不及仿效良师学习君子的学问，既崇高又全面，还可以通达世理。他认
为教师具有书本所不具备的全面性，有着其他知识不具备的实践力。再次，荀子肯定了教师对于学
生的升华或提升作用。若君子“上不能好其人，下不能隆礼，安特将学杂识志，顺诗书而已耳。则末
世穷年，不免为陋儒而已”，这从反面阐述了不亲师、不从师的后果，难免沦为一介陋儒。最后，荀子
肯定了教师言传身教的功能。尤其是对于“礼”的传授，荀子认为非经教师口授讲解，学生才能融会
贯通，透彻理解；非由教师以身作则，做出榜样，学者才能以师为镜，躬行实践。［７］总之，荀子把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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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向了教学的制高点，并充分地肯定了教师对于学生发展的重要性。正如其所言：“国将兴，必贵师
而重傅”。

四、破势：直达全精的治世人才

在荀子看来，教学的目的就是要培养德才兼备的治世人才。在《劝学》结尾处，荀子一气呵成地
对这种全才、精才作了描述，点亮了全篇，势如破竹。

（一）教学生以卓尔不群的学习品格
荀子对学生学习品格的设想充分地展现了其追求卓越的胸襟，展现了其对学生要求的宁缺毋

滥。首先，荀子认为卓越的学生在追求学业上是从一而终的。他说：“学也者，固学一之也。一出
焉，一入焉，涂巷之人也”。可见他非常反对那种时断时续的学习，并认为那是普通人的表现，是不
善学的表现。这种在时间上和专心上的纯粹，恰恰体现了学生之卓越的实在品质。其次，荀子认为
卓越的学生应知全粹，并且要做到尽善尽美。他说：“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为美也”。所以学
生要学得融会贯通。他还举例论证了这种全粹的精神：“白发一失，不足谓善射；千里跬步不至，不
足谓善御”，可见他对全粹的要求是多么严苛。所以他才说：“伦类不同，仁义不一，不足谓善学”。
他还把学得不全不粹之人与暴君桀、纣等人相比，并认为只有全之尽之的人，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
学者。荀子以桀纣等反面例子比喻不全不粹之人绝非危言耸听，而是想要表现自己严苛的教学追
求，以培养全粹的治世人才。最后，荀子认为卓越的学生需日日参醒。“君子博学而日参醒乎己”，
就是要生在博览群书的同时，要记得时刻反思自己的所做所学，从反思中检查和提升自己。荀子之
所以强调“日日参醒”的重要性，就在于“知明而行无过”。［８］这与他严苛的教学要求和“性恶论”的哲
学根底有关，因为，只有经常反思自己的行为和思维的人，才能更好地避免学习上的瑕疵和行为上
的不足，才能力求卓越。

（二）教学生以坚定不移的道德操守
我国古代的“教学”历来重视学生身心的修养，重视学生道德的养成。这样的教学思想强调立

德就是在树人，哪怕学生是少才之人，在同等情况下，宁取有德之人。荀子也不例外，尽管其有“法
士”的头衔，但他归根结底还是一位“儒者”。所以他很重视学生德性的养成。这同时还是由其“性
恶论”的人性观所决定的。因为在人性本恶的前提下，教学只有起“化性起伪”的功能，才能使学生
的浑浊之气驱散，才能从外部改造学生的人性。在《劝学》中，荀子的教学理想是教学生以坚定不移
的道德操守。他说：“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谓德操”。活着是如此，死亦不变，这种坚定不移
的道德操守是荀子所追求的。另外，荀子运用了五官的隐喻提出了学生对道德坚定不移的应然追
求，他说：“权利不能倾也，群众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荡也”“德操然后能定，能定然后能应”。学生的
品德在权利、人势和万物面前都岿然不动，学生都能独善其身，正是荀子所设定的教学的应然，所强
调的“君子所学，以美其身”。道德水平虽主要体现在知行合一上，但是更体现在道德意志上。《孟
子》中曰：“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王安石说：“尽吾志也而不能不至者，可以无悔
矣”。可见，对德性的坚定不移一直是学者们极为推崇的，因此荀子把道德意志作为道德教学的重
要内容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三）教学生以随机应变的理事能力
众所周知，荀子是有一定唯物思想的儒家学者。之所以人们标榜他为唯物者，是因为他把认识

世界或解释世界的途径从内（心）转向了外（物），他的认识论符合唯物或唯实主义认识世界的图式，
且有一定的辩证思维。体现在教学上，荀子追求“活”的教学结果，并教学生以随机应变的理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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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他说：“能定能应，夫是之谓成人”，把能定能应作为成人与否的前提。可见，在荀子看来，随机
应变的理事能力是最高的处事能力。此外，他还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做法以训诫学生。《劝学》中提
到：“问楛者，勿告也；告楛者，勿问也；说楛者，勿听也。有争气者，勿与辩也。”这里，他想告诫学生
在遇到不合情理之事时，一定要做到勿告、勿问、勿听与勿争。因此，一定要是合乎礼仪道德的人，
才给予接待；一定要是恭敬有礼的人，才可与之谈道的宗旨；一定要是言辞和顺的人，才可与之谈道
的内容；一定要是态度诚恳的人，才可与之谈道的意蕴。荀子还引用了《诗经》中的“匪交非舒，天子
所予”来告诫学生：待人接物时要不偏不倚，不浮躁与不怠慢。荀子竟然细心到对每一种人物、情境
及场景都考虑到了，可见其教学理论本身的精粹。荀子这种辩证的教学理论虽存在一定的预设之
嫌，但是相较儒家先贤“万事皆备于我”确有不小的进步。他教学生随机应变的处事能力是对那种
教条式大义的合理超越。

五、结语

综上所述，荀子的教学思想既保留了儒家及先贤的智慧，又融合了其辩证的哲学，有一定的积
极意义。《劝学》作为其教学思想的主要载体，较为详尽地、全面地论述了教学的过程。这里在基于
原文本的基础上，对荀子的教学思想进行了归纳和统合，划分出了教学的四个阶段，即起势、顺势、
蓄势与破势，意欲较为全面系统地挖掘荀子的教学思想，以指导当今的教学实践。研究发现：荀子
的教学理论，特别是过程理论有一定科学性和可借鉴性，其严密的教学过程、注重德性的培养、“善
假于物”的学习品质对我国当今的立德树人教学任务和卓越教育都有一定的可借鉴性。具体来说，
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凸显教学的生态意蕴。所谓教学的生态意蕴是指从整体的视角看待教学
事件，将环境、实践等因素都纳入教学考量范围之内。这对教师教学的情境创设和学校建设的区域
特色彰显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第二，重视教师地位，要求教师以身作则。荀子强调是否重视教师
是关系到国家命运的大事。这一论点在今天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教师地位的提升在一定程度上
体现了国家对教育的重视程度。而对教师提出严格要求，包括以身作则和成为榜样等都在一定程
度上与“四有”好老师、教师资格认证以及师范专业认证制度的建立有一定契合之处，其目的都是为
了提升教师的职业品格，以增强教师教学的德育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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